
　 第 ２７ 卷 第 ６ 期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Ｖｏｌ． ２７，Ｎｏ． ６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ｍ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 ２０２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０４
［作者简介］ 张猷 （１９８３—）， 男， 四川乐山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思潮、 外国哲学研究。

斯坦福德·比尔论信息社会与人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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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斯坦福德·比尔是技术社会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 他以准形而上学的方式思考人如何可

能在信息网络组成的宇宙中自由发展的问题。 在信息化的 “技术社会主义” 语境中， 他提出了生存性系统

模型， 试图以之为基础建构能够保证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信息社会主义社会。 生存性系统模型是一个去

中心的、 由 ５ 个子系统组成的结构， 拥有递归嵌套和封闭性的特性。 它不仅有处理复杂信息的实用性， 也

符合人的自然本性。 比尔认为自然宇宙可以还原为一个由生存性系统层层嵌套的结构， 而人类社会应该模

仿自然而设计其基本组织架构。 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生存性系统， 人的最高现实性就是它的自足性的实现，
即幸福的实现。 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充分发展的未来社会， 必定是人和智能机器体系共生的系统， 它将保

证人的最高现实性的实现与世界潜能的发挥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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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德·比尔是最早构思全面信息化的社

会主义社会理想的思想家之一。 他一生中有两大

贡献： 一是提出生存性系统模型 （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简写为 ＶＳＭ）， 二是以此为基础设计的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信息网络系统工程。 在比尔看来， ＶＳＭ
的重要价值有 ２ 点： （１） 它能够充分发挥计算

机在计算、 数据存储和网络通讯方面的潜力， 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因复杂化发展而带来的系列矛

盾。 （２） 能够引领技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
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机器体系之间的矛盾对

立， 实现人的潜能的彻底解放。 当然， ＶＳＭ 并

未从理想变为现实， 随着阿连德社会主义改革的

失败，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退出历史舞台， ＶＳＭ 也沦为乌

托邦式的想象。
然而， 资本主义社会自动化、 信息化的脚步

继续前行， “以工具自动化为特征的机器体系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趋势， 而技术条件压倒

自然和社会组织条件而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力量

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 ［１］１１。 在马克思资

本 －机器体系的语境下可以看到， 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 人类即将从面对大工业化的机器体系，
变成面对更为庞大、 更为精密的数字智能机器体

系。 如果说马克思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开

始批判在资本 －机器体系下人的异化问题， 并讨

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问题， 那么比尔则在

信息化的 “技术社会主义 （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的语境下继续这个方向的探索。

　 　 一、 生存性系统： 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形而上学系统

　 　 作为 “管理学控制论之父”， 比尔对 ＶＳＭ
的设计源于对现代社会复杂管理困难的反思， 他

主要从 ２ 个方面来考量对 ＶＳＭ 的使用： （１） 从

实用的角度来看， 它可以克服 “管理者复杂化”
的悖论， 取代变态的、 集权的管理模式。 （２）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 它是宇宙间所有系统的

自然形态， 也是人类社会的应然形态。
控制论将所有的系统看作能动的、 实践的系

统， 并认为系统 （生物体、 机器、 组织） 要保

持稳定， 就必须能够改变自身状态， 以适应环境

的变化。 控制论对人脑的看法最能说明这点， 与

当时通常的认识相反， 控制论学者认为， “人脑

不是一个寻求真实再现现实的认知器官， 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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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具体化的器官’， 它的进化是为了帮助人类

在一个他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的世界中找到自己

的方向” ［２］３６８。 系统在实践中改变自身以适应环

境， 是调试自身以克服外部复杂性的过程。 根据

阿什比定律或必要多样性定律， 如果一个系统要

有效地控制另一个系统， 那么它必须具有与被控

制系统相当的复杂性［３］２０２， 因此， 所有的能动系

统必然在相互作用中愈来愈复杂， 自然界变复杂

的过程就是 “组织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在永

无止境的交互中不断变化” ［４］６４０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这个规则， 它将愈来

愈发展成内部极化、 相互对立的系统， 进而让政

府愈来愈难以治理社会。 在比尔看来， 传统的金

字塔型的、 集权的政府管理模式， 必定无法适应

这种情况。 因为集权的、 金字塔型的管理组织一

般分为上 －中 －下 ３ 层， 即决策、 协调和运作 ３
个层级。 随着自身复杂性程度的加深， 系统内部

就会产生分裂， 每个层级之间无法生成一套统一

的 “元语言”， 从而造成信息垂直传递不顺畅、
各部门角色定位不清晰的问题［５］１５９， 最终它无法

统一、 灵活地应对持续复杂的外部环境， 很可能

会在外部环境对其造成直接冲击之前就自行崩

溃。 概言之，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基本情况便

是， “复杂性往往会压倒那些管理者” ［４］６４０。
其时也有将金字塔管理模式和信息技术进行

融合的尝试， 旧瓶装新酒的苏联 ＯＧＡＳ 项目就在

其列。 它试图利用信息技术来为传统的中心化的

管理模式服务， 以解决其政务工作愈来愈多、 公

文愈来愈繁杂的问题。 但是， 比尔认为它的内在

矛盾仍是不可克服的， 因为外部新技术的涌现速

度远超管理系统内部的更新速度。 解决这个矛盾

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管理的结构， 建构有充分自主

性的子系统， 将对复杂性的处理分散开。 比尔

说： “很明显， 任何组织的大部分领域都将是自

主的， 也应该是自主的。 如果业务的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最小的决定都必须由高级管理层有意识地

考虑， 那么组织显然会停滞不前。” ［６］２１９ － ２２０正如控

制论的学者为控制论的 “控制” 概念辩护的那

样， “控制论的理解不是以强制手段为后盾的控

制……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论与其说是一门

控制科学， 不如说是一门平衡科学” ［７］。
比尔的 ＶＳＭ 便以充分保证子系统的自主性

为理念而设计。 从结构上看， ＶＳＭ 是一个去中

心的、 由 ５ 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的系统模型。
在 《公司的大脑》 中， 比尔对 ＶＳＭ 系统进行了

详细分析。
系统一被他称为 “感官级”， 对应到人体上

就是肢体和内脏 （在国家系统中， 它就是公

民［８］１５）， 这些器官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 与外

界进行能量交换， 感知和输入外界信息， 并根据

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微调。
随之进行信息处理的是系统二。 比尔表示：

“身体里的各个器官， 如果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不

能与其他控制器横向通信和协同， 它们就会彼此

隔离。 这个横向通信的机制， 我们称其为 ‘系
统二’。” ［５］１２９同时， 系统二有信息筛选功能， 能

有权重地过滤系统一中的信息并将之向内传递。
系统二可被视为一个横向整合信息并有权重地将

之向内传递的子系统。
系统三是信息传递的方向转折处， 是 “垂

直命令轴” ［５］１７６， 系统二横向联结起来的信息在

此转向纵深传输。 比尔将系统三类比为脑桥、 延

髓和小脑， 这 ３ 个部分在人体中的主要作用有 ２
个： （１） 将外部信息向大脑传输。 （２） 对传入

的信息进行监管和筛选， 以保证只有重要的和特

定的信息进入大脑之中。 也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开始， 信息开始进入系统能够进行主动决策进而

开展自由行动的部分。 具体来讲， 系统三实现的

功能主要分为 ２ 种： （１） 它本身的自主决策功

能， 即某些 “本能反应”， 对应到人体上就是

“膝跳反应” 之类的应对外界刺激的快速反应。
（２） 信息的纵深传递， 只是这种纵深传递不是

单纯的信息转移， 而是实现了信息性质的转变，
因为系统三是按照身体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习惯

而有权重地筛选或修正相关信息后再向内传递

的， 因此， 它被打上了个性化的烙印。
系统四是信息的又一纵深传递， 一方面信息

通过它传向作为决策中心的系统五， 另一方面系

统五的决策通过它传递出去。 正如梅迪纳所讲，
“作为 ‘系统中最大交换机’， 四级系统 （比尔

将其类比为间脑、 基底神经节和第三脑室的组

合） 在主动控制和非主动控制之间提供了关键

的联结” ［９］５１。 着眼于作为最深内部的系统五

（即大脑皮层） 来看， 它可以通过系统四来实现

０１



　 第 ６ 期 张　 猷： 斯坦福德·比尔论信息社会与人的自由发展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对身体的观察与管控。 正如一方面大脑通过间

脑、 基底神经节等完成对各种情绪、 睡眠的调控

以及对部分感官印象的察觉， 另一方面大脑皮层

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整和影响情绪、 睡眠等

身体状态。 因此， 系统四可以被视为系统五接受

外界信息的最后窗口， 系统四本身的主要功能是

完成外界信息的最终整合， 并将之传递给更深层

的、 有最高主动性的系统五。
系统五毫无疑问对应的是大脑皮层。 大脑皮

层拥有亿万个相互联通的神经元， 从横向上看，
各个功能性部分以分布式结构进行协作， 以并行

计算和分布式处理的方式处理信息； 在垂直维度

上， 皮层各部分分别对应身体各个器官， 即垂直

地贯通系统四直至系统一， 从而实现对身体的管

控。 我们身体的主动的肢体动作、 沉思、 对情感

的克制等， 均通过大脑皮层的信息处理功能实

现。 大脑皮层进行身体控制和行动规划， 确保身

体系统的生存与运作。 正如我们可以把大脑皮层

看作在被给予的信息中自由运动的器官， 系统五

就是整个 ＶＳＭ 系统的核心， 在企业或政府层面

就是组织行为的自主决策层和行为控制层。
ＶＳＭ 就是由以上 ５ 层结构构成的信息处理

系统， 外部信息沿每一层级逐步向内传递， 前四

层级每一层级都有自主处理并向下一级过滤信息

的功能， 而系统五作为最深的核心对整个系统的

运作进行观察并做出最后的决策。 需要注意的

是， 根据比尔的理论， 尽管 ＶＳＭ 系统分为 ５ 个

部分， 但各部分之间只有功能上的区别， 而没有

权力等级的区分。 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中的各部

分均为自身之目的而自为地运作， 部分之间相对

独立， 只有信息上的流通， 而没有统治的权力

结构。
更为重要的是， 比尔表示， ＶＳＭ 系统能够

以递归 （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 的方式层层嵌套， 构成不同

层级的自主调试系统， “递归的核心原则， 即每

个可行系统都包含并被包含在一个可行性系统

中” ［８］４。 递归的嵌套， 即 ＶＳＭ 每一层级都有自

主运动的核心， 这个自主运动的核心便可以又是

一个包含 ５ 个子系统的 ＶＳＭ。 他认为， 以递归

的形式， 我们可以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让人

类社会组织也按 ＶＳＭ 的结构建构起来， 可以用

它来完成公司或企业的组织管理形式， 甚至可以

完成一种技术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他在智利

所做的尝试那样。 我们看到， 他为智利设计了一

个信息社会主义的模型， 将整个智利的经济生产

纳入到一个 ＶＳＭ 的递归结构中。 比如， 钢铁厂

可以以 ＶＳＭ 为基本结构， 而钢铁厂又处于更大

的 ＶＳＭ 的递归中， 这个嵌套结构层层往上直至

涵盖整个智利。
除了管理学方面的实用理由外， 更重要的是

比尔试图在哲学层面上用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立场

阐明选择 ＶＳＭ 作为基本模式建构人类社会的合

理性。 比尔曾对亚里士多德 “自然 － 人工” 的

二分法提出批评， 认为它 “歪曲了我们对现实

的理解”，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 “复杂的概率系

统”， 不应该将权力全部归属到一个中心化的控

制器中， 权力监管应该属于 “系统本身”， 而这

“是现代控制论的关键发现” ［１０］。 资本主义社会

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垄断和集权， 它便是自然的

ＶＳＭ 的变态模式。 在自然的宇宙系统中， 多极

化才是常见形态， 各类系统均是相对独立地在自

然中自为存在。 正如他形而上学式地表述的那

样： “如果我们把 ‘自我’ 作为一个 ＶＳＭ， 将其

置于由其递归链的有限集合所产生的球体的中

心，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 ‘自我’ 的模型， 它既

可以扩展到整个宇宙， 也可以缩小到一粒消失的

沙子———这是东方哲学所熟悉的模型。” ［８］１０可以

看到， 在比尔眼中， 整个宇宙就呈现为一个递归

的形而上学结构， 而信息技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

构就是向自然的回归。
当然， 以 ＶＳＭ 作为模板来设计各类现实组

织构架， 还涉及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同时也有各

种各样的方法， 本研究无法一一描述。 需要注意

的是， 对于比尔和控制论学者来讲， 当我们仿照

自然用 ＶＳＭ 来设计现实架构时， 并不是将 ＶＳＭ
作为工程性的组织蓝图， 而是被看作一种 “诊
断工具” ［５］１５５， 也有其他控制论学者将 ＶＳＭ 理解

为一种 “诠释工具” ［１１］３８３， 即 “ＶＳＭ 不应被视

为组织蓝图， 而应被视为确定重要角色、 职能和

沟通渠道的指南” ［１２］４４９， 我们只能将之作为一种

规范性的理性架构而尽可能地模仿。
如果我们认识到 ＶＳＭ 的自然本性， 那么采

取 ＶＳＭ 来架构人类社会， 就不仅是出于实用主

义的目的， 它更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方案。 Ｖ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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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自主调试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功能之外， 它

还能保证其子系统拥有自主运动的权能。 而人本

身作为一种典型的 ＶＳＭ， 当它递归地存在于社

会的 ＶＳＭ 的大系统中时， 它就是一个能实现自

身自由的子系统。 因此， 以 ＶＳＭ 为基础搭建信

息社会主义社会， 不仅是为了解决复杂化问题，
它更是一个保证人的自由发展的信息技术构架。
实际上， 部分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他们对比

尔或对技术社会主义的研究， 出发点往往都只关

注到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潜力， 即计算机让 “生
产合理化的潜力”， 从而使 “社会的经济问题将

得到解决” ［１２］４５。 而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才是 ＶＳＭ 设计的初衷， 也是 ＶＳＭ 设计的哲学

基础。

　 　 二、 最高现实性： 数字社会主义
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辩论统一

　 　 在网络信息技术出现初期， 比尔就在 《公
司的大脑》 中描述了人关于计算机态度的 ４ 个

阶段。 第一阶段， 人类刚开始会对计算机的拟人

类理智功能以及广泛用途感到惊奇。 第二阶段，
热度过去， 人们认识到计算机功能有限， 开始讨

论它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第三阶段， 认同

计算机的工具属性， 人们开始大规模使用计算

机， 用计算机来替代部分劳作———在这个阶段

中， 一方面人类不断挖掘计算机的工具潜能， 另

一方面计算机在很多工作中取代了人［５］１４。 在比

尔看来， 前 ３ 个阶段均没有超出将计算机作为一

种单纯工具的态度， 人们仍然没有对全面的数字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有充分认识。 第四阶段将产生

根本性的态度转变， 它首先在于对人类生存事实

之转变的确认： “这一阶段始于确认这个困境：
计算机世界的发展足以表明， 这些机器已经与我

们永久共存。” ［５］１５如果我们确认了这个事实， 并

将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有机系统，
而人和计算机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

我们就必须摒弃将计算机单纯看作一种使用工具

的观念， 并重新思考人在信息系统社会中的生存

和发展。 正如比尔所讲： “简而言之， 问如何在

组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中使用计算机是一个错误的

问题。 一个更好的提法是， 在有计算机的情况

下， 组织应该如何运行？ 而最好的问题则是， 在

有计算机的情况下， 组织现在是什么？ 现代组织

中良好实践问题的基础是控制问题， 而控制问题

的背后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控制的问题。” ［５］１６

毫无疑问， 在全面的网络数字化社会逐渐降

临的今天， 我们肯定已经默认了和计算机在未来

共在的基本事实， 逐渐理解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人

与智能机器共同运转的系统。 但更基本的问题

是， 我们对这种生存论境况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对于比尔给出的答案， 我们又应如何理解？

与许多技术社会主义者一样， 比尔认为信息

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生存论上的彻底转变的契

机。 但是， 如果继续运用信息技术为资本主义服

务， 一方面它将无法处理管理复杂化的难题， 另

一方面它也是不符合自然、 不符合人性的。 只有

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路线， 才能克服复杂性难

题， 并且符合人的本性。 比尔在亚里士多德传统

的 “潜能 －现实” 的理论框架中思考人的本性，
认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是人之自然本性的要求，
是人的最高现实性的实现。 由此， 他力图论证，
资本主义社会是对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潜能的削

减， 而以 ＶＳＭ 为基本架构的信息社会主义社会

则能保证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
比尔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悖谬人性的地

方在于： 在权力中心化的管理体系之下， 人的潜

在多样性被一再削减挤压， 而进入到单一的现实

性维度———这与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

判如出一辙。 只是在批判中， 他将控制论和亚里

士多德的关于人最高现实性的思想糅合起来， 这

让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区别， 也让他的控

制论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古典主义色彩， 与其他科

学主义的控制论的思想区别开来。 实际上， 比尔

是极少数的延续古典哲学思路进行现代信息技术

的资本主义批判和构建信息社会主义理论的思

想家。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智能网络和新媒体技术

尚未全面铺展之前， 比尔就对未来社会意识形态

的控制论机制有深刻认识， 他一共总结了 ５ 种现

代技术 － 资本的控制机制： 信息过滤 （机制

一）， 利用心理学的刺激机制强化特定信息传播

（机制二）， 利用经济利益手段限定人民的选择

范围 （机制三）， 构建各类封闭的圈层文化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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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四） 以及将这 ４ 种机制综合起来的机制五。
通过这些机制， 构建某种控制论的输入 －反馈模

型， 实时对下层人民的选择和行为进行调控， 最

终实现统治阶级的目的。 人民的潜能则在这个调

控过程中被削减退化。
比尔认为， 克服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削减人性

的关键在于解决信息传播单极化的问题， 保证信

息在社会中的自由流通。 重要的是， 解决该问题

的过程不仅被比尔视为单纯的前进， 它还被视为

回归传统， 完成历史的辩证升华。 他在 《管理

现代复杂性》 中表示， 在印刷术普及以前， 对

信息的获得是个人对个人的。 尤其是某些特定的

知识， 它只能依附某个特定个体被传播， 并在传

播中打上个性化的烙印。 如此， 信息尤其是重要

知识的传播会面临 ３ 个方面问题： （１） 求学难，
因为知识只被少数个体占有。 （２） 知识往往需

要托名或假借， 以降低诚信成本。 （３） 重要知

识往往只在精英阶层中流通。 印刷术的产生打破

了依托个体的信息传播模式， 文字技术和出版业

的发展导致了信息的急剧增长。 在信息复杂化和

权力结构垂直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一方面是

信息过载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随着技术的发

展和知识的积累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是在信息过

载的潮流中， 因为报纸、 杂志和电视等媒体承载

信息能力有限， 过多的信息只有在被整合、 筛选

的情况下才能够被传播， 所以 “编辑” （ ｅｄｉ⁃
ｔｉｎｇ） 就成为了信息传输的重要节点， 信息传播

的权力也就发生了转移。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中， 编辑组成的机构无非是资本运动的一个环

节， 因此， 信息也就被资本所裹挟和操控。 克服

信息淤塞、 资本操控的难题的变局在于信息的存

储、 传播和生成模式的变革， 利用信息技术让信

息流通向传统的个性化模式回归， 在回归中完成

历史升华。
完成升华需要 ２ 个方面的条件： （１） 技术

力的充分条件， 即技术能够保证信息的长时间存

储和自由流通，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在

极大程度上满足该要求。 （２） 网络结构的必要

条件， 即以 ＶＳＭ 为基础的信息网络流通体系。
因为在比尔看来， 只有在 ＶＳＭ 网络中的每个节

点才可能是自足的， 也就是能充分发挥其潜能

的。 关于人的自足本性和潜能的论证， 比尔又回

到传统哲学中寻求资源， 通过对 ＶＳＭ 的封闭特

性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ｕｒｅ） ［８］６的阐释来表明他的

观点。
将 ＶＳＭ 理解成为一个封闭系统， 这与现代

控制论对系统的理解大相径庭。 比尔在这里力图

将莱布尼兹的封闭的单子论和现代开放的、 实践

的系统理论调和起来。 在莱布尼兹那里， 系统是

封闭的， 因为每一个单子都是自足的， 不依赖于

其他单子而存在， 其本身便包含了自身的全部可

能性。 这意味着单子之间不可能有交互作用， 因

为如果一个单子作用于另一个单子， 那么后一个

单子就会有可能性没有被包括在前一个单子中，
这与单子的自足性相矛盾。 正如莱布尼兹所讲，
“单子并没有可供某物出入的窗户”。 因此， 单

子的现实性就是单子本身在表象自身的过程中得

到自身的至善， 是单子的自足的能动内核的发

挥。 以自足性作为人的最高现实性， 在这点上，
比尔和莱布尼兹实际上是一致的， 他们均认为每

个系统均有自身的目的和自身的能动内核。
不过， 对于自足系统的最高目的， 即其最高

现实性， ２ 位思想家却有不同的理解。 根据莱布

尼兹， 每一个单子自身内在地包含了自身的

“隐德莱希”， 即最高现实性， 只是因为不同单

子的表象能力有差异， 根据其知觉的晦暗和清醒

程度， 不同的单子才呈现出不同的存在状态以及

发展阶段。 单子的封闭性、 自足性就是源自它内

在地包含了自身的 “隐德莱希”， 单子作为一切

系统能动的中心， 它赋予系统运动以最高目的。
更重要的是， 由于每个单子的内在的目的论， 当

我们从整个宇宙系统来看这个最大系统的稳定性

时， 莱布尼兹就不得不设定上帝的 “前定和谐”
来保证它。 “前定和谐” 设定了每个单子的目

的， 它同时也就保证了每个单子所在系统的稳定

性。 出于控制论的实践理论的基本立场， 比尔则

对 ＶＳＭ 的目的论原则做出了不同理解。 ＶＳＭ 的

行动的目的并不源于其深层中心， 而是源于与外

部进行交互的系统一， 也就是说， 整个系统运动

的目的是实现系统内外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而维

持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 正如比尔所讲： “由此

ＶＳＭ 的 ５ 个子系统中的第五个体现了第一个的目

的， 从而对整个系统实施封闭， 避免了仅仅断言

的目的论谬误。 也就是说， ＶＳＭ 是它所做的，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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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它所说的。” ［１３］８０７ － ８０８至此， 比尔对 ＶＳＭ 的设

计还是在控制论的实践模型的思路上， ＶＳＭ 也

可以被看作为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愈变愈复杂的

外部环境的系统。 但是， 人的潜能实现却不能仅

仅依赖这个适应性的实践模型。 因为， 人的现实

性在比尔看来是达到自足状态， 而非适应外部环

境。 因此， 他还将之视为一个 “意识状态” 的

问题。
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了 ５ 个古希腊词源

的词汇来描绘作为 ＶＳＭ 的人如何得到其最高现

实性， 即 “幸福” （ ｅｕｄｅｍｏｎｉａ）、 “欣快痛觉”
（ａｌｇｅｄｏｎｉｃ）、 “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 “人居学” （ｅ⁃
ｋｉｓｔｉｃｓ） 和 “隐德莱希” （ｅｎｔｅｌｅｃｈｙ） ［１４］８１０。

１． 比尔解释了幸福 （ｅｕｄｅｍｏｎｉａ） 概念。 幸

福在比尔这里是他社会设计的基本目标， 有学者

认为他提出幸福概念是为了克服马克思所批判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 “异化” 状况， 进而认为技术

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幸福。 人的幸福 （ ｅｕｄｅ⁃
ｍｏｎｉａ） 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目标， 幸福意味着每

个个体的自足性。 按照比尔的说法， 幸福一定是

“我喜欢如此的那种幸福” （Ｉ⁃ｌｉｋｅ⁃ｉｔ⁃ｈｅｒ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１４］８０８。 因此， 在比尔看来， 幸福一方

面是一种自足状态， 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是一种被

认识到的自足状态。 前者意味着人作为系统能够

和谐地调试自身并与外部世界的交互达到平衡，
后者则意味着人能观察到这种平衡并形成对这种

状态的肯定。 当然， 幸福概念的双重内涵只能是

系统运动的一般目标， 更重要的是达到这个目标

的调试性手段， 幸福要通过 “欣快痛觉” 的信

号进行控制论式的调试才能达到。
２． “欣快痛觉” （ ａｌｇｅｄｏｎｉｃ） 和延迟 （ｄｅ⁃

ｌａｙ） 的作用机制， 是获得自足意识状态的重要

环节。 “欣快痛觉” 是比尔从神经生物学中借鉴

的词汇， 他主要是在对感觉阈值的超越的意义上

来使用该词， “这种信号被称为 ‘ａｌｇｅｄｏｎｉｃ’， 源

于希腊语的痛苦和快乐词汇， 只有在我们所知道

的组织中， 当非常高的阈值被突破时……它才会

起作用” ［１４］８０８。 当外部的刺激或作用超过了系统

外部惯常的承受力， 引起系统内外失衡时， “欣
快痛觉” 的信号就会产生， 从而引起系统内部

的注意。 “欣快痛觉” 作为系统运行的 “奖惩机

制” 的基础而运行， 破坏性的作用推动系统去

克服外部的摧毁性力量， 而快乐的刺激则是系统

进一步追求的目标。 “欣快痛觉” 的信号在不同

的系统中有不同的呈现样态， 对于生物体来讲，
这种信号呈现为感觉， 它刺激机体运动； 对于社

会系统来讲， 它就是群众的不满或快乐的情绪。
作为刺激作用的信号， “欣快痛觉” 就给予了系

统运动达到平衡的标准。 而另外一个机制， 即延

迟作用的机制则让 ＶＳＭ 成为一个拥有自主性的

观察系统。
信息的延迟传递是系统每层结构的自主性的

保障， 也可以这样说， 在递归的 ＶＳＭ 的每一层

结构中， 每一层次拥有的决策的自主性源于本层

次的信息传递允许有一定的 “延迟时间” （ｄｅｌａｙ
ｔｉｍｅ）， 即它能被允许不立即向更高的层次的反

映而自主处理 “欣快痛觉” 所反映的问题［１５］１７。
迟延时间就是每一层次被允许活动的决策空间。
同时， 延迟时间对于更高层次的递归来讲也有根

本性的重要意义， 因为延迟保证了 ＶＳＭ 能够成

为一个观察系统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一个包含

了在其活动中自我观察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ｉｔｓ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１４］８０８的观察系统。 更底层的递归层次的

自主应对为更深的递归层次做出更有效、 更长期

的决策提供了计算的基本素材。 实际上， 当比尔

通过建模对整个 ＶＳＭ 进行操作性描述时， 从根

本上讲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既对外部刺激程度又对

延迟时间进行操纵的函数。 如此， ＶＳＭ 就是一

个同时包含了观察 （认识） 和实践的辩证模型。
人对自足性的肯定， 即对自身的幸福的肯定， 就

在于它作为实践者与外部实现平衡， 作为观察者

完成对这种平衡成就的肯定。
当 “欣快痛觉” 信号出现时， 就是整个系统

需要进行主动调试的时候， 系统也会因此而进化。
在比尔看来， 生物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

这样进行的。 他引用斯宾塞关于自我意识产生的

神秘主义式的理解， 认为自我意识的产生源于生

物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参照［１４］８０８。 尽管没有

更为深入地分析， 但可以看到比尔是从一个辩证

的视角来看待自我意识的产生的， 一方面， 外部

的变化是自我实践的材料， 另一方面， 系统内部

最深的能动中心通过对变化的观察而 “发现自

身”， 进而逐步建立起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
比尔表示， ＶＳＭ 必定是 ５ 个部分， ５ 个部分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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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构 “表示的是生存的必要和充分结构” ［１４］８０７，
因为， 这 ５ 个部分正好包含横向的外部信息交换

系统 （系统一和系统二）、 纵深的内部信息处理

系统 （系统四和系统五） 以及内外的联结系统

（系统三）， 即包括与外部进行信息交换的外壳、
自证其存在的中心以及内外联结的桥梁 ３ 个要素。

３． 在这种从外至内、 自我参照的思路下，
比尔认为， 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与其所在环境

的潜能的充分实现辩证统一的。 正如心灵的健康

需要和其外部系统即身体一同形成健康整体， 人

类的自由发展也需要和其外部的社会环境一同充

分实现潜能发展。 人需要在和外部环境的辩证和

谐中， 比如在家庭的和谐或者社会整体的有序

中， 才能肯定自身的幸福。 于是， 比尔还引入了

“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 和 “人居学” （ｅｋｉｓｔｉｃｓ） ２ 个

概念来解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发展。 实践表

示人作为能动的中心在逐层嵌套的递归系统中自

主行动， 人居学则表示一门环境对人的作用的研

究。 由于在同一结构的 ＶＳＭ 递归结构中， 人的

最高现实性获得与其所在环境的最高现实性实现

是辩证统一的， 人的潜能的实现 （即幸福的获

得） 必然意味着世界潜能的充分发挥［１４］８０８。 共

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阶段， 也就

是个人与社会辩证统一、 和谐发展的最高阶段。
比尔表达了这样的自我与社会辩证统一的理想：
“自足图示的最后一环表达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隐德莱希’， 即潜能在实际中的完全实现。 对

于个人、 群体、 机构和社会来说， 可能存在一个

我们无法具体说明的最终 （或许是不断更新的）
进步状态。” ［１４］８０８ 于是， 在未来充分信息化的社

会中，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人的潜能的实

现， 同时就是数字网络社会潜能的充分发挥， 数

字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的潜能和计算机网络

的潜能均充分实现的社会系统， 是能不断更新

的、 实现人和生产力双重解放的社会系统。 在比

尔看来， ＶＳＭ 是其基本架构。

　 　 三、 批判性结论： 早期技术社会
主义乌托邦的问题与启示

　 　 在信息数字网络技术将再次重构人类生产方

式的今天， 技术社会主义思潮值得我们再次反

思。 从较早的波格丹诺夫、 比尔等学者， 到较近

的科克肖特， 再到最近的支持数字化的计划经济

模式的布雷特·金等学者， 尽管这些技术社会主

义的支持者们存在有思想上的分歧， 但他们均理

想化地相信技术发展将带领工人阶级实现社会变

革， 并将政党领导放到次要地位。 因此， 我们需

要有批判地研究其中相关学者的思想。 在笔者看

来， 技术社会主义者们思想最有价值之处在于：
与更为显学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不同， 技术

社会主义者试图正面回答社会主义如何与数字网

络技术充分结合， 如何保证其中的人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问题。 对于身处该思潮中的比尔的思想，
我们一方面需要认清其乌托邦性质和形而上学性

质， 另一方面则要看到他系统化地看待人机关系

思想的超越时代之处。
对于比尔的 ＶＳＭ 设想， 相关批判从来没有

断过。 在其同时代， 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对其管

理控制论的误解， 即将 ＶＳＭ 或者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当作

一种技术集权主义的新形式［１６］。 而在当代世界，
当学界以回顾的眼光看待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ＯＧＡＳ 等早

期数字社会主义构想时， 虽然我们已经很清醒地

认识到它并不是一种技术集权， 但也仅仅将之当

作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技术的乌托邦［１２］４５６， 而没

有充分认识到其中可能超越时代的内容。
比尔将社会主义社会设想为人和机器辩证统

一的生产体系， 这种从系统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人

和智能机器之间关系的视角， 超越了单纯的工具

论视角。 从他对生产体系中机器的一侧来看， 他

坚持认为无论我们从智能机器的发展中观察到它

能为人类工作带来多少便利， 只要它还是构成一

个与人对立的体系、 一个自行发展的技术体系，
它就还是一个压迫人的东西， 我们就无法完成与

智能机器的 “共生”。 不过， 在怎样实现社会体

系的过渡、 什么样的智能信息技术社会系统能保

证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关键问题上， 他的思想

产生了极大争议。 作为技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

者， 他支持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

分布式的劳动公社， 每个公社间有信息通讯， 但

均自主生产， 并且它们之间没有等级上的差异，
只有功能上的差异。 公社中的个人， 则因为脱离

了集权管理的控制而被保证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因此 ＶＳＭ 被认为是一个兼顾了自由和效率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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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模型［１７］。 但比尔对如何过渡的问题却毫无办

法， 智利的失败更是说明了这点。 他天真地认为

可以依赖技术改造和左翼联合政党的领导就能完

成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按下暴力革命是否是

过渡的必选项的问题暂不讨论， 比尔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正确地看到任何革命均离不开人的领

导， 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

导。 尽管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在智利的罢工运动中发挥了

一定作用， 但革命组织的缺位是不可能让工人阶

级的自发运动变成自觉运动的。 正如列宁所讲：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

的意识。” ［１８］２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领导， 是凝

聚分散力量、 形成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条

件。 比尔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就在于抽象地思考人

和技术架构的结合， 而没有关注实现这种结合所

需要的现实历史过程。 但是， 对其乌托邦性质我

们应辩证地看待，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

义的理想也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中吸收了

营养。
在技术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中， 比尔的社会主

义乌托邦与后来数字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存在根本

区别。 他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力， 但仍处在

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革的前夜，
因此， 他并不像后来从事数字资本批判的马克思

主义者， 看到了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劳动组织方

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他没有身处

“组织化工人阶级终结” ［１９］５０ 的当代， 没有看到

数众、 数字劳工、 认知工人、 数字共同体等在当

代数字社会才出现的劳动组织现象， 没有看到在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的数字化生存境况， 没

有受到 “产消合一”、 知识经济等理论的影响，
只是设想了信息技术为工业生产和企事业部门的

运作服务的理想状况。 也就是说， 他只是用新的

技术来设想旧的以大机器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

和人的劳动融合， 也就是产业工人的劳动和信息

技术融合。 他所设想的乌托邦就不是现当代部分

左翼所设想的 “赛博共产主义” “数字人联合

体” 等， 也没有去追求所谓在网络空间中新的

劳工阶级的政治身份认同。 尽管我们一方面可以

批判比尔的思想没有充分看到数字技术为人类社

会带来的复杂变化， 没有研究技术发展对工人组

织运动的辩证作用， 另一方面， 应看到他因为免

受当代数字资本的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更为

直接地切中了劳动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和机器的辩证互动不仅仅发生在服务和消

费领域， 不仅仅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 生产

体系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变革还会引发劳动构成以

及劳动组织状况发生变化， 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

注的。 在当代产业逐渐空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的学者， 很少有人去研究在智能道路、 智能工厂

以及智能矿山等部门构成的智能产业集群中劳动

的工人群体的可能变化， 也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的

智能产业发展起来后， 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可

能影响。 人类最基础的劳动， 应该仍然是在现实

中的劳动， 在数字时代也不会有变化； 智能机器

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也一定是从经济生产的最基

本层面引发。 因此， 对比尔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进

一步研究， 能够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一

步思考社会主义和信息技术的融合提供可能性。
从比尔对人的本性和自由发展分析的另一侧

来看， 他将 ＶＳＭ 设计为实践的开放系统， 为人

的自由保留了选择的多样性； 同时也将内在的封

闭性引入其中， 赋予人在多样性中通过自主调试

逐步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 他力图将人

的自由思考为选择的多样性和行动的自觉性之间

的辩证统一。 但是， 在其思想的具体开展过程

中， 却存在有感觉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残留。 一方

面， 在自觉通往幸福的道路上， 他将快感和痛觉

作为获得自足幸福的控制论参数， 这在一定程度

上有将人的复杂性削减为简单感觉的嫌疑。 同

时， 也有学者认为， 比尔感觉主义地理解人的自

足性的思路， 让他在社会设计上最终体现为新自

由主义的路线， 导致他将调控还原为若干抽象要

素的社会设计方案［２０］５０。 另一方面， 比尔思想的

形而上学性质更加明显。 尽管比尔以控制论作为

方法， 但从存在论上讲， 他仍走了一条古典形而

上学的道路， 将宇宙的发展理解为 ＶＳＭ 不断复

杂化， 直至以递归的方式产生人、 社会、 信息网

络系统等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的动态过程。 尽管

比尔为自己理论的非形而上学性质作辩护， 但他

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相关的批判。 在笔者看来， 这

两点也确实是比尔思想存在的问题， 但其中包含

的系统论的对人机关系的辩证思考却是值得我们

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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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在今天日渐模糊， “２０
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 心智和

身体、 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

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 ［２１］３２１。 这里的模糊既

是生理上的， 也是人的社会生活方面的。 人变得

更像机器， 机器也变得更智能化和人性化。 在马

克思主义看来， 人的发展永远是在与环境的互动

中完成。 生理上的模糊是人和智能机器相互作用

的结果， 智能的生产环境也必定会带来人类在生

产组织模式上的相应变化。 无论是比尔的 Ｃｙｂｅｒ⁃
ｓｙｎ， 还是格卢什科夫的 ＯＧＡＳ， 还是当代技术社

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回归思考， 都是对这

种生产组织模式的思索。 其中， 乐观的技术社会

主义者都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 （ＡＩ） 的出现，
我们即将解决宇宙中最大的谜团， 但人工智能也

将使我们实现社会自动化， 提供难以计数的财富

和繁荣” ［２２］１５。
比尔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 他思考了

人类与智能机器在未来的系统性共生以及人类在

智能网络体系中的最高现实性， 也就是人机共在

体系的潜能的全面发挥。 同时， 比尔也是少有的

将古典哲学语言融合到信息技术话语中的思想

家。 他对 ＶＳＭ 和 Ｃｙｂｅｒｓｙｎ 的分析， 他对理想社

会的设计， 相关思想归根结底都反映了哲学家对

人的本质的理解， 因为， 对社会结构设计的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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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８４， ３５ （１）：
１ － １８．

［９］ 伊登·梅迪纳． 控制论革命者： 阿连德时代智利的

技术与政治 ［Ｍ］ ． 熊节，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１０］ ＢＥＥＲ Ｓ．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ｌｅ［Ｊ ／ ＯＬ］． （１９７４ －１２ －０５）［２０２４ －０５ －
１２］． ｈｔｔｐ：／ ／ ｖｉｄｙａｒｄｈｉ．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ｂｏｏｋｓ ／ ｂｅｅｒ． ｐｄｆ．

［１１］ ＨＡＲＮＤＥＮ Ｒ．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ＶＳＭ ［ Ｃ ］ ． ＥＳＰＥＪＯ， ＨＡＲＮＤＥ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Ｂｅｅｒ􀆳ｓ ＶＳＭ．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 Ｗｉ⁃
ｌｅｙ， １９８９： ３８３ － ４０４．

［１２］ ＳＷＡＮＮ 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Ｓｔａｆ⁃
ｆｏｒｄ Ｂｅｅｒ，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Ｊ］ ．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 ２０１８， １８ （３）： ４２７ － ４５６．

［１３］ ＢＯＥＴＴＫＥ Ｐ Ｊ， ＣＡＮＤＥＬＡ Ｒ Ａ．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２０５： ４４ － ５４．

［１４］ ＢＥＥＲ 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３，３４（８）：７９７ － ８１０．

［１５］ ＢＥＥＲ Ｓ． Ｆａｎｆａｒ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ＥＢ ／ ＯＬ］ ．
（１９７３ － ０２ － １４）［２０２４ － ０５ － 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ｙ⁃
ｂｅｒｎｅｔｉｋ． ｃｈ ／ ｄｗｎ ／ Ｆａｎｆａｒｅ＿ｆｏｒ＿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ｄｆ．

［１６］ ＭＥＤＩＮＡ Ｅ．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ｌｌｅｎｄｅ􀆳ｓ Ｃｈｉ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８ （３）： ５７１ －６０６．

［１７］ ＷＡＬＫＥＲ Ｊ．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ｌ：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１ － １１
－ １１）［２０２４ － ０５ － 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ｖｓｍ － ｃｏｏｐｗａｌｋｅｒ． ｐｄｆ．

［１８］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６ 卷 ［Ｍ］ ．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９］ 姜辉． 论西方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和社会地位

［Ｊ］ ．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４ （７）： ４８ － ５４．
［２０］ ＬＡＨＯＵＤ Ａ．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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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Ｃ］ ／ ／ ＭＡＴＴＥＯ Ｐ． Ａｌｌｅｙ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ｕｍａｓ．
Ｌｕｎｅｂｕｒｇ： Ｍｅｓ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３７ － ５１．

［２１］ 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 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

重塑 ［Ｍ］ ． 陈 静， 译． 郑 州：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６．
［２２］ ＫＩＮＧ Ｂ， ＰＥＴＴＹ 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Ｉ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Ｍ］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ｔｅ Ｌｔｄ， ２０２１．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Ｂｅｅｒ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１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ｉｌｌ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ｗ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ｉｎｅ ｗｈ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ｓ ｉｎ ａ
ｑｕａｓｉ⁃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ｈｕｍａｎｓ 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
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ｆｉｖｅ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ｉｌｌ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 ｎ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ｉｔ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Ｍａｎ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ｉ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ｐ⁃
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ｂｅ 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ｉｌｌ； ｖｉ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责任编辑　 冯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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